
剪发
（ 小 说 ）

● 商 琼

对着镜子 ，媛媛称
心如意地笑了 。那头齐
肩的乌发 ，明亮 、蓬松 、
飘洒 ，衬托着她因少女
本能的羞涩而染上红晕
的圆脸蛋儿 。

“ 满意吧？”年轻
的理 发 员 显 得 自 豪 地
问。

她扑闪着水灵灵的
大眼飞快地点点头 ，浅
浅的 笑 靥 里 盛 满 甜
蜜。

小小发屋 ，生意颇
兴隆 ，砌墙似的坐满了
人，个个不约而同地都
把欣羡的 目 光火辣辣抛
向她 。她付完钱 ，轻轻
一甩头 ，荡起一片黑色
的波浪 ，伴着她欢快的
步点飘然而去……。

然而没多久 ，她又
踅了 回来 。确切地说 ，
是被妈妈押了 回来 。妈
妈四十 多 岁 ，体态丰满 ，
威严得象个法官 。她单
手叉腰站在屋子 中 央 ，
方正的脸因生气而显得
格外 白 皙 。天气很热 、
很闷 ，她将胸 口 的一颗
扣子打开旋即又扣上 ，
用不置可否的 口 吻说 ：

“ 长 。太长啦 。剪 ！起
码得剪掉一寸！”

理发员楞了 。发屋
里所有人全楞了 。

媛媛低着头 ，嘟着
嘴，狠 命 在 抠 手 指
甲。

沉默 。难 堪 的 沉
默。

“ 怎么办？”理发
员机械地干咳一声问媛
媛。

“ 剪！”未等媛媛
开口 ，一旁的妈妈果断
地接过话茬 ，又坚决地

一把 拉 过 她 摁 在 座 位
上。

理发员很犹豫地为
她围上理发布 ，然后又
无可奈何地拿起梳子和
剪刀 ，边梳理她的头发
边对 站 在 一 旁 的 妈 妈
说：“剪多少都很容易 ，
可剪完后头型不好看我
不负责！”

“ 没什么责好负 ，
只管剪！”

“ 妈——！”媛
媛突 然 扭 过 头 ，用 求
救的 目 光 可 怜 巴 巴 地
盯着 妈妈央求 道，“好
妈妈 ，算 了 吧 ，我 留
了半年头发 ，为的就是
剪这 个 头 型 。我 喜 欢
它！”

“你喜欢我不喜欢 ，
非剪不可 ！我最讨厌现
在的年轻娃娃 ，把好端
端个头发留得长不长 、
短不短 ，叫人看了别扭 ，
不象正派人家的孩子！”
妈妈越说越来气 ，声音
越高 ，象跟谁吵架一样 。

媛嫒复又埋下头抠
着手指 甲 ，她的脸红一
阵、白 一阵 ，牙齿将嘴
唇咬 出 一 道 深 深 的 印
子。

发屋里一时静得出

奇。突然 “咔嚓”一声
剪刀 响 ，随着众人一声
轻轻的叹息 ，一撮黑发
散落下来 。妈妈称心如
意地笑了 ，可那笑容来
不及 收 敛 就僵 在 了 脸
上。因为 ，她从镜子里
清楚地看到 ，两行晶莹
的泪珠 ，从媛媛那水灵
灵的 大 眼 里 流 了 出
来。

在小 站上 （小说 ）
叶平

她从箱底里取 出 一套新装 ，细心地打扮一番 ，提
上那个鲜红 色彩的皮包 ，就那样走了 出 去 。出 门 ，她
从窗棂里再打量一下药房和 门诊室 ，然后轻轻理一下
盖眉 的发丝 ，走下 门 前 的 山 坡 ，向 河那边 的车站走去

这是个极小的车站 ，车上人 多 时汽车 并不停下 。
她想 ：无论什么时间停或不停 ，今天可一定得停下来 ！
不然就进不 了城 ，取不了药 ，也错过
了和那个人见面的机会……

这样想着 ，汽车就来了 。她欣喜
地迎上去 ，用 万 千 的热情 ，挥动着手
臂。司机却斜眼盯她一下 ，把车开过
去，留下滚滚的浓尘和车上人戏谑 的浅笑……

她感到寒冷又增加了 许 多 ，就在公路上跑动起来 。
时间过去了 许多 ，等车 的人越来越多 。
从山 垭 口 那里 ，抬下来一个病 人 。两根竹杆上缠

着绳索 ，大花的被子盖在
上面 。两个精壮 的 汉子 阴
沉着脸色 ，汗水 已经迷糊

了眼睛 。
她急忙迎上去 ，简单 问了情况 ，就

蹲下诊脉 。她皱着眉头 ，怨恨 自 己没
背上药箱 ，那样就可以扎个银针 ，先救
救急 。但心里 已经明 白 ，病人一定要去
县城医院的 。于是 ，盼车 的心情更加急
切了 。

车终于来 了 ，也
终于缓缓地停下 来 。
许多 粗 野 的 汉 子 立
即围上 去 。她大声 向
大家解释 ，乞求 ，似

乎这病人是 自 己 的亲 人 。人们终于感动了 ，让 出 来一
点空 隙 ，把病人抬了 上去 。还能上几个人 ，有许多人
在拥挤着 。她无法 上 去 ，就嘱咐两个汉子 ，照顾好病
人，直 接送急诊室 。然后站到路边 ，再等下辆车 的到
来。

她独 自 在寒风 中 来 回 跑动 ，跑 了很久 ，还不见车
的影子 。终于 ，她感到了饥渴 ；还有不能忍受的寒冷 ，

就默默地跳过小河 ，翻过 山 梁 ，回到小小的卫
生院 。这里共五个 医生 ，除她来 自 县城 ，其余
全是本地人 ，在家食宿 ，下班之后 ，只剩她一
人。提罢水 ，就劈柴生火 。她平静地望着火苗 ，
任火光把脸颊映得脂胭般绯红 。

她想 ：今天 已经无法进城了 ，只好再等下
个星期了 。药迟早能取回来 ，只是不能见到那
个人了 。也许注定和他没有缘分？！今年 已经
满了 三十 ，在这样 的 山 区 医院 ，也许将要终身
独人？！她又想 ，总算把那个病人送上汽车了 ，
谢天谢地。于是 ，她翻 出 一本 《药物学》，在
静静 的夜里读起来……

孩子 ，妈妈对你说
（ 散文 ）　赵琳侠

当别的小孩都哼着 “世上只有妈
妈好”这首歌时 ，唯独你例外 ，唱成
了“世上只有奶奶好”。

在你咿哑学语的时候 ，机遇偏爱
了妈妈 ，给了妈妈一次深造的机会 。
于是 ，为了 工作为了妈妈为了你 ，妈
妈离开 了 单位离开了家 ，到那学府之
地去了 。从此 ，你便在奶奶的怀里数
星星看 月 亮 ，数过了七百三十个 日 日

夜夜 。可妈妈呢 ，记下了七百三十个动人的故事 。
你在每一天都钻进了妈妈的故事里 ，而妈妈的故
事里又都是每一天少不了你的 。虽然你把妈妈的
模样高挂头顶 ，但你的可爱却被妈妈深深地埋在
心底 。

两年后 ，妈妈凯旋归来 ，兴高采烈地想告诉
你一个好消息时 ，你却静静地站着 ，两眼注视着
妈妈 ，似乎在 回想着什么 ，又在思索着什么 。妈
妈身不 由 己 的抱起正在犹豫的你 ，亲了又亲 ，爱
了又爱 ，真想一 口 亲掉妈妈两年 的积蓄 ，又想一
口得到你两年 的 回报 。然而 ，你漠然之后的第一
个举动 ，便是随着 “奶奶”的喊声再投向奶奶的
怀抱。当 时 ，你吝啬得都未曾给妈妈一个笑脸 。

现在 ，妈妈 口 袋里多了本精致又诱人的东西 ，
但是 ，妈妈总觉得心里好像少了好多好 多 ！

孩儿 ，能原谅妈妈 ，给妈妈一次机会么 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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妈妈 当 司 机　爸 爸 做助手
小家 庭 多 象 一 辆 长途汽车
在日 子 和 月 份 里 穿 行
孩子　你是我们唯 一 的 乘客
早已 买 好车 票
在前 方 的 某 一 个小 站　焦 急 地

等着

据说你 那 儿 长夜漫 漫
看不 见 一 丝 星光
我们 给你 带 来 一个最好 的 名 字
让你 不 再寂 寞　不 再寒冷
孩子　等 你上 车 以 后
爸爸 就 当 司 机 开 车 继 续前进
留下妈妈

全心全意地爱 你

工厂 的 路 ● 刘 俊 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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松之 赞 礼 （散 文 ）
●林 中 月

盛夏 ，我 与友人去林场度假 。下 了 火 车 ，
我们搭乘的 是林业局拉木料的卡车 。一路颠簸 ，
其乏无 比 ，一 到 目 的 地 ，便睡 了 。夜半时分醒
来，溶 溶 的 月 光 透过 窗 上 的塑料纸泄 了 我大半
床，我不禁想 ：林海 月 夜会是个什么样呢？于
是，我便起 身 披 了件毛衣 ，轻轻地拉开 门 出 了
屋。

不远处 的 溪水在轻轻地 、柔 柔地吟唱 着 ，
象慈母 口 中 的催眠 曲 ；远处偶而飘来 的 几声隐
隐约约 的 鸟 鸣 ，好似大森林甜甜 的梦呓 。我置
身在屋 前 的空地上 ，仿佛置身于大 山林的怀抱 ，
圆圆 的 月 儿 象是大 山 林的眼 ，用 充满爱似 的 柔
光笼罩 着 我 ，好 一会 儿 ，我觉得 自 己 已 被 月 光
溶化 了 ，消 失 了 。

忽然 ，透 过 月 光 ，我发现 ，那 山 峦 顶端 的
树，是那样 的挺拔 高 大 ，那样 的 英 姿勃勃 ，月
光下 ，宛若 列队待发的 士兵 。这是些什么树呢 ？
我好生疑惑 。

次日 早晨 ，我细 细 地一看 ，哦 ，原来全是
松树 。更令人诧 异 的 是 ，许 多 松树竟 是长在悬
崖峭壁上 的 。悬崖 上 是 光 秃 秃 的 石 头 ，而松树
那裸露 的 、粗粗 的根就扎在石 缝 里 ，铁爪一 般
紧紧地抓住岩石 ，只在 石缝处有 些 许薄 薄 的 黑
土。我不由 得 惊 叹起来 。一股敬佩之情油 然 而
生，多 么 伟 大 的树 啊 ！你不嫌弃 山 地 的 贫瘠 ，
顽强地生 活 在 这 里 ，从贫乏 的 山 地里 艰难地吸
取营养 ，却不 断 地生 出 刚 强挺拔 的 美来 。虽 然
很少有人 知 道你们 ，但你们并不 计较 ，始终一
代一代默默地生 活在这 里 ，美化着 河 山 ，调整
着气候 ，造福着 人类 。

上班 的 铃 声 响 了 ，头 戴红 色安全帽 的 工人
陆续走出 了宿舍 。阳 光 下 ，那红 色 的 安全帽 ，

象一 颗 颗 火 红 的 太阳 ，不 停 地 晃 动 着 。我 忽
然想 起 老 同 学 以 前 告 诉 我 的 话 ，说 他 们 这 些
林业 工 人 ，常 年 累 月 生 活 在 渺 无 人 烟 的 深 山
老林 ，生 活 工 作 非 常 艰 苦 。每 逢 雨 季 ，公 路
塌方 ，交 通 受 阻 ，几 十 天 吃不 到 一 口 蔬菜 是
常有 的 事 。有 年 雨 季 山 洪 大 发 ，有 个 工 队 的
粮食 被 冲 得 一 干 二净 ，菜尽 粮 绝 几 天 后 ，三
位工 人 实 在 熬 不 住 ，就 去 采 食蘑 菇 ，不 料 误
食毒 菇 而 死 。提 起 文 化 生 活 ，那 更 是 贫乏 得
可怜 。虽 然 他 们也 牢 骚 满 腹 ，可 还 是 日 复 一
日，年 复 一 年 ，默默地 工 作 、生 活 在 这 里 ，
将青 春 年 华 奉 献 给 了 大 山 林 ，将 聪 明 和 才 智
都奉 献 给 了 大 山 林 ，许 多 人 还 将 宝 贵 的 生 命
奉献给 了 大 山 林 。然 而 ，
除了 家 人 ，除 了 亲 朋 ，又
有多 少 人 知 道 他们 ，了 解
他们 ，关心他们 呢 ？

想到 这 里 ，一 个 念 头
不禁 闯 入 我 的 心 ，这 些林
业工 人 ，不 就 象 那 一 颗 颗
生长 在 悬 崖 峭 壁 上 的 劲松
么？

于是 ，
我的 心 田 一
下子 胀 满 了
敬意……

点评　我 们 欢 迎 礼
赞一 线 职 工 的 散 文
尤其 欢 迎歌 颂 林 业 、
煤矿 、地 质 等 职 工 的
好文 章 。正 如 《松之
赞礼 》所 说 ，他 们 “日
复一 日 ，年 复 一 年 ，
默默 地 工 作 ，将 青 春
年华 、聪 明 才 智 都 奉
献给 了 大 山 林 ，然
而，又 有 多 少 人 知道
他们 ，了 解 他 们 ，关
心他 们 呢？”愿 我 们
见到 更 多 更 好 的 此
类散 文 ，以 及 诗歌 ，
或者 小 说 。


